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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太阳照下来， 小区的绿梅、
红梅依次开放， 红红绿绿， 幽香缕缕，
空气中充满了欢乐的春的气息。 或许是

受到了梅花的刺激， 我想到了春天， 想

到了自己种花的种种经历。
我的养花经历中， 印象最深的， 要

数君子兰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
几乎年年都要买君子兰， 可惜的是从来

没有养好过。 曾一度想洗手不养了， 但

到花鸟市场走一圈， 最后还是会买上两

棵带回家。 过了春天， 进入夏季， 慢慢

就见君子兰的叶片耷拉下来， 叶子的颜

色也变了。 倒出盆来细观， 无一例外，
烂根。 估计是水浇得太勤。 后来索性就

不浇水， 甚至几个月浇一次， 但这也不

能保住君子兰的性命。 每当暑假过完，
就等着收拾残局。 将花盆一一倒出来，
看到君子兰的根须不是烂了， 就是瘪成

一张皮。 除了叹息， 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来向那些君子兰们道别。 如此年复一年

地迎送君子兰， 二十多年下来最大的收

获， 是家里积攒起不少花盆， 堆放在前

后窗台的花栏里。 去年秋天， 邻居对我

说， 这么好的花盆空着可惜， 应该养兰

花 。 我笑笑说 ， 兰花难养 。 邻 居 说 不

难， 关键是掌握窍门。 没几天， 热心的

邻居送来配好的泥料， 又要将自家养的

兰花分几苗给我。 听说名贵的兰花价钱

不菲， 我连连摆手谢谢邻居， 告诉他兰

花我自己去买。 其实是担心将别人送来

的名贵兰草养坏了， 对不住人。
附近花鸟市场卖兰花的店铺有三四

家， 一盆一盆的兰花放在架子上， 叶子

有长的， 有短的， 有细的， 有宽的， 叶

色也是深浅不一， 真不知道该买哪些。
地摊上有人在出售兰花 ， 摆着 一 溜 兰

草， 从几十块钱， 到几百块的。 店铺里

面， 价钱更是高下不等。 眼见着一位买

主掏了一万元， 买了两苗兰草， 用报纸

一卷， 像得胜的将军那样， 欢天喜地、
兴高采烈地走了。 每家店里， 总有那么

几个闲着的男女在喝茶， 边喝边谈论着

兰花。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兰友， 也就

是兰花发烧友吧。 我凭着网上得来的一

点兰蕙知识， 报了春兰、 蕙兰的品种名

称， 向各家店主问起价钱， 听完之后，
基本上是一头雾水， 不知所以。 但店家

与店家之间还是有差别， 问店家为什么

会有如此大的价格悬差， 店主的回答总

是说， 便宜的那家肯定是卖假货啦。 经

此一说， 倒是让我不敢贸然下手买兰花

了。 回去问朋友， 兰花购买有何要诀，
他的回答是不要养那些没名堂的， 不懂

可以先看看书， 上兰花网了解了解。 经

此点拨， 去书店买了一批兰花名品的欣

赏手册以及 《兰蕙同心录》、 《王氏兰

谱》 等古籍， 慢慢地看书、 看图谱， 慢

慢地琢磨， 再去兰花店铺听那些兰友们

的交流， 知道了诸如春兰中的 “四大天

王”、 “五大名花”、 “老八种”， 蕙兰

中的 “老八种” 和 “新八种” 等等， 当

然也知道了一点价格上的差异。 在兰友

的指点下， 终于买回了春兰中的宋梅、
大富贵， 蕙兰中的大一品和元字等。 有

了这些兰蕙， 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看看

它们， 就如养宠物一般， 每天有了一件

必须要做的事情。 兰蕙的培植， 浇水是

一门学问。 清代养兰专家郑同梅先生称

之为 “清养 ”。 从养君子兰的教训中 ，
我知道不能盲目浇水。 照书上所说， 夏

天每天浇， 秋天一周浇， 冬天十天浇。
口诀记得很牢， 遇到实际运用时， 还是

提心吊胆。 有朋友提醒我， 要看实际情

况， 尤其是天气的晴雨状况。 一般是晴

天浇， 雨天不浇。 秋冬季节的兰花， 还

是偏干一点保险。 有那么多警报一样的

告诫声音在耳边萦绕 ， 每逢给 兰 蕙 浇

水， 几乎都是战战兢兢、 犹犹豫豫的，
实在是拿不定主意， 就像是一个没有自

信心的孩子一样， 不知道自己所做的，
究竟是对还是错。

一晃半年过去了， 我的那些兰蕙们

竟然都长出了花苞。 尤其是大富贵的花

苞， 有小指头那么大小， 绿色而饱满的

一粒， 隐伏在摇曳的叶线下， 显得特别

粗壮有力 。 都说大富贵是最难 养 的 兰

花， 但我的这棵大富贵竟长得如此昂扬

壮实， 底气十足。 至于宋梅， 也有新的

叶子长出来 ， 细长的叶线 ， 潇 洒 而 飘

逸， 真是 “眼力所至， 不能语也”， 你

无法表达那种见到的快乐， 你也无法想

象， 兰蕙的叶子， 竟有如此多端的变化

和激动人心的美感。 “看花一月， 观叶

经年”， 这观叶的乐趣， 大概真是比赏

花闻香来得更具魔力。
千百年来 ， 文 人 雅 士 都 倾 情 于 兰

花 ， 称 之 为 “花 中 君 子 ” ， 有 “王 者

香”， 更有甚者， “喻兰明德”， 将兰花

与君子的 “全德” 相联系。 如此丰富的

意义联想， 是历代文人雅士剩余精力的

无限度投射 ， 也增加了兰蕙赏 玩 的 意

味。 在赏玩方面， 我是尚古派， 我相信

千百年来， 那么多文人雅士用如此刁钻

敏锐的眼光， 千挑万选， 一遍又一遍来

回扫描， 最后将目光集中到兰花上， 你

不能不相信， 其中一定是有道理的。 但

对我这个门外汉而言， 君子不君子， 全

德不全德， 基本不在考虑之列， 仅仅是

凭着感觉， 感到养兰蕙能调动喜悦的情

绪， 让人乐此不疲， 忘乎所以。
过完新年， 人们照常上班， 恢复到

繁忙的工作之中。 有一天遇到邻居， 他

笑着对我说 ， 看到我养的兰蕙 了 ， 不

错。 不过， 劝我不要花大价钱去花鸟市

场买那些所谓的名品了 。 他问 我 大 富

贵 、 宋梅多少钱买入的 ， 我告诉 他 价

钱。 他笑笑说， 真的恐怕不够的， 劝你

还是不要买这些名品了。 回到家， 拿出

兰花名品手册， 对照着书中的文字和图

片 ， 仔细端详眼前的这些大富 贵 、 宋

梅 、 大一品和元字 ， 说不出像还 是 不

像。 但内心里真的喜欢它们， 看到就有

一种愉悦之情从心底升起， 就如春风拂

面般的温暖， 荡漾在心里， 管它真还是

假呢 。 有一天晚上 ， 看一本兰 蕙 的 书

籍。 看着看着， 看到书中一段文字， 说

是一位养兰蕙的人， 因为要到北方去工

作了， 临走前， 将自己的几十盆兰花交

朋友来养。 这位作者觉得， 这是自己与

兰蕙们的永诀， 感到有点对不住那些兰

蕙。 我想也是， 将几十盆兰花交给一个

从没有养过兰蕙的人来照看， 其命运前

途几乎是可以料到的。 不知怎的， 想到

曾经给过人们快乐的兰蕙， 最后的结局

竟然是这样， 心中不免有点悲哀起来。
这夜， 做了一个梦， 梦见漫天都是金色

的兰蕙， 轻轻地， 缓缓地， 飞来荡去，
像春天的柳絮一般， 向上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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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老话
吴静男

有句话说： 欲得新知， 请读旧书。
我由此想到的是， 我们宜春的不少老

话里， 也颇多佳意， 有的比那些新名

词还更有味道呢。

出学

毕业。 出生、 出身、 出学不同于

出屋 、 出省 、 出国 ， 更不同于 出 血 、
出力、 出钱， 后者用出的引申义， 前

者用本意： 长出。 出字象草木益滋上

出达之形， 故 《说文》 说： “出， 进

也。 象草木益滋， 上出达也。” 这里讲

的 “出”， 其实是茁。 出学即学出： 学

生毕业 ， 类同草木茁壮 。 而 “毕 业 ”
似乎就只有止步的印象欸。

则唧

尺、 量筒。 陆羽 《茶经·五之煮》
云 ： “初沸 ， 则 水 合 量 调 之 以 盐 味 ，
谓弃其啜余 。” 四十年前 ， 宜 春 烟 酒

店 出 售 酒 ， 多 为 散 装 。 顾 客 自 带 酒

瓶， 到店铺， 买半斤酒， 店员将漏斗

插在酒瓶口， 用长柄竹筒从酒缸里登

（舀 ） 一筒 ， 在空中稍停 ， 让 顾 客 看

竹筒是否满， 以示公平， 也让满溢之

酒滴回酒缸， 然后倒入漏斗入瓶。 用

陆羽的话说 ， 此即为 “则酒 ”。 那 个

长柄竹筒宜春人叫 “则唧 ”， 唧 为 词

尾， 无实义， 则唧有大有小， 分别表

示一两、 二两、 五两、 一斤。 卖煤油

的则唧是马口铁做的。 做饭量米也要

则唧， 以前我家用热水瓶上面那个铝

罩， 舀一兜半斤， 曰则米。 卖布的则

唧是一把竹尺， 左手固定， 右手将布

扯到左手， 拉直就尺掐稳， 买几尺布

就反复几次 。 也有将尺刻在柜 台 上 ，
省得拿尺 。 《说文解字 》： “则 ， 等

画物也。 从刀， 从贝。 贝， 古之物货

也 。” 会意字 ， 本义为定出差 等 而 区

划物体 （分画 ）， 以刀 、 贝示 意 。 金

文从鼎， 从刀。 古代的法律条文曾刻

铸在鼎上， 以便让人遵守。 本义： 准

则 ， 法则 。 今人认识 “则 ”， 多 从 非

物质的规则条例或表示语法转折关系

的虚词入手， 对 《世说新语》 中第一

句 “陈仲举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 中

的 “则” 倒能理解， 对方言中表示实

物的尺 、 量筒称 “则 ” 则一头 雾 水 。
如 果 反 过 来 ， 老 师 讲 “规 则 ” 这 个

词 ， 先讲实物 “规 ” （ 规 者 ， 正 圆

之器 ） 与 “则 ”， 学生对非物 质 的 规

则之义更能明白。

过门

将媳妇娶进门。 这个词很少人说

了 。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词更少 人 说 ：
圆房。 元无名氏 《举案齐眉》 第一折：
“明日是个好日辰， 将梁鸿招过门罢。”
《初刻拍案惊奇》 卷十三： “殷公子送

妹子过门， 赵六老极其殷勤谦让， 喫

了五七日筵席， 各自散了。” 老舍 《茶
馆》 第一幕： “姑娘一过门， 吃的是

珍馐美味， 穿的是绫罗绸缎， 这不是

造化吗？” 可见， “过门” 古已有之，
非宜春独有。 但对招赘的说法宜春与

北京略有区别： 北京称 “倒踏门”， 宜

春称 “倒插门 ”。 “倒 ” 意 味 着 反 礼

乐良俗。 过门的门指门类， 也就是古

人极其重视的差序格局： 祝贺娶亲称

“花 烛 之 敬 ” ， 祝 贺 嫁 女 称 “于 归 之

庆 ”， 庆祝女孩归队 。 招赘是 对 这 一

格局的践踏 ， 所以称 “倒踏门 ”。 北

京是首善之地， 更有维护天下礼数的

自觉。 宜春虽不是化外之地， 但也在

五服之外 ， 对礼数的依从更有 弹 性 ，
将招赘视为外来者插入， 而非外来者

入侵 ， 所以称 “倒插门 ”。 入 赘 在 过

去被视为反常， 就像霍桑笔下的海斯

特·白兰身背红字 ， 时刻受众 人 异 样

目光鞭笞， 反映在宜春方言上， 是把

入 赘 者 称 “撑 门 棍 粒 ” ， 骂 人 太 狠 ，
甚 于 伤 口 撒 盐 。 信 息 时 代 ， “倒 插

门” 渐渐没人说， 改称 “上门女婿”。
一 个 “上 ” ， 将 “倒 插 门 ” 转 型 为

“高攀”， 为李鸿章 “此三千余年一大

变局也” 之脚注， 折射出女权主义运

动越来越有成效。

撰事

亦称捏事， 编造、 杜撰、 无中生

有之意。 撰与馔读音一样， 意思也接

近。 宜春人做鱼菜， 喜欢用辣椒、 水

酒调味， 该操作宜春人称馔： “放忽

唧 （一点） 辣椒馔一下。” 馔就是添油

加醋， 让滋味更丰富， 符合中国人的

味蕾审美。 如果说一件事也添油加醋，
让事实失真， 不是原来本味， 则相当

不受宜春人欢迎， 即便是抒情文人那

种踵事增华、 变本加厉的做派， 也会

被求实者嗤之以鼻 。 在宜春人 眼 里 ，
撰事者与撒谎者同类。

歇肩

又叫放肩 、 息 肩 ， 指 卸 下 负 担 。
过去挑担很常见， 挑水、 挑炭、 挑尿、
挑黄泥， 也要挑米、 挑菜、 挑柴、 挑

土方。 小孩子也要挑。 我读二小， 学

校农场在远郊厚田， 就是现在 3 路车

终点站麻纺厂处， 近十里路。 星期二

下午是学农时间， 三年级以上学生要

去农场劳动， 自带锄头、 土箕、 尿桶。
带土箕的自行量力， 挑一些厨余垃圾

当肥料 。 路远 ， 空手走着去都 蛮 累 ，
何况挑担 ？ 所以 ， 走一戳 ， 歇 一 戳 。
同学、 老师碰到了问： “干什么呀？”
答： “歇歇肩哟！” 堂哥启友告诉我，
抗战期间， 他去邻县安福挑盐回宜春，
一担能得 50 个铜壳子。 我一咂舌： 这

一路要歇多少肩呀？ 现代生活的一个

变化是， 几乎用不到歇肩造句。 它快

要彻底歇息了。

走反

宜春话 “走反” 就是汪曾祺说的

“跑警报”。 走就是跑， 反就是返： 警

报来了要跑， 警报解除了要返。 汪曾

祺 《跑警报》 云： “一有警报， 别无

他法， 大家就都往郊外跑， 叫做 ‘跑

警报’。 ‘跑’ 和 ‘警报’ 联在一起，
构成一个词语， 细想一下， 是有些奇

特的， 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 这不

像 ‘跑马’、 ‘跑生意’ 那样通顺。 但

是大家就这么叫了， 谁都懂， 而且觉

得很合适。 也有叫 ‘逃警报’ 或 ‘躲

警报 ’ 的 ， 都不如 ‘跑警报 ’ 准 确 。
‘躲’， 太消极； ‘逃’ 又太狼狈。 惟

有这个 ‘跑 ’ 字于紧张中透出 从 容 ，
最有风度， 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

容。” 汪先生那篇文章就写得从容， 无

一丝 “袜刬金钗溜” 式的慌乱， 有的

是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麋鹿兴于

左而目不瞬” 式的镇定。 如： “联大

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 据我所知， 就

有两人。 一个是女同学， 姓罗， 一有

警报， 她就洗头。 别人都走了， 锅炉

房的热水没人用 ， 她可以敞开 来 洗 ，
要多少水有多少水 ! 另一个是一位广

东同学， 姓郑。 他爱吃莲子。 一有警

报， 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

上去煮莲子。 警报解除了， 他的莲子

也烂了 。 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 联 大 ，
昆中北院、 南院， 都落了炸弹， 这位

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

爆炸， 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

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如此反弹琵琶， 背面敷粉， 即为传说

中的乐景写哀、 哀景写乐， 一倍增其

哀乐的艺术表现手法。 1940 年日本飞

机 轰 炸 宜 春 。 王 莹 婆 婆 说 “走 反 ” ：
“日本矮子咯飞机飞得蛮矮蛮矮， 好像

就在屋顶上， 瓦都掀起来哩。 炸弹不

得了咯响， ‘咣’ 咯一下， 地面皮都

在震动， ‘咣’ 咯一下， 屋就倒了一

片， ‘咣’ 咯一下， 人就像倒晒柴样

咯死括哩。” 何慧兰讲她妈妈： 走反时

宜春台上会发警报， 发一声表示日本

人来了， 发两声表示日本人近了， 发

三声表示城门紧闭， 阻挡日本人进城。
何惠兰母亲听到三声警报， 城里空无

一人， 就躲到屎窖板子下， 弄一身屎。
还是碰到了日本人， 吓瘫在地。 日本

人说她是疯女人， 没动她。 不知过了

多久， 警察过来告诉她， 日本人走了，
她才闻到臭。 零技巧写实， 与汪曾祺

的 《跑警报》 一样好。

翘巴

到岳阳， 尝过俏巴鱼， 为当地最

名贵菜肴， 以为在宜春吃不到。 后来，
去秀江河游泳， 河边有划船来卖鱼的，
用网刚刚打到 。 鲤鱼有一两斤 一 条 。
条粒鱼只有两个指么佬大。 小伙子把

条粒鱼分成两堆 ， 嘴巴还在丫 呀 丫 。
我没看出其中区别， 就问他： “不是

一样的么？” “不一样。 一种是黄尾，
一种是翘巴。” 黄尾我认得， 尾巴上有

黄色， 故名。 南昌丰城人叫白鱼， 蛮

作兴 ， 大一点的要二十五六元 一 斤 ，
宜春只要六七块钱一斤。 听喜欢打渔

的老李说， 宜春人喜欢吃乔花。 我不

认得。 翘巴我也不认得， 就叫小伙子

教我。 他说： “翘巴的嘴下巴是弯的，
好像嘴巴翘起来了， 是吃鱼的鱼。” 定

睛一看， 果然那鱼的嘴巴像家里水果

刀刀尖， 刀背是一条直线， 刀刃是一

条弧线。 忽然明白： 乔花是翘巴的异

读， 俏巴与翘巴读音一样， 只是俏巴

有两个手掌大， 翘巴只有两个手指大。
为什么宜春鲤鱼长得有两个巴 掌 大 、
翘巴只有两个指么佬大？ 因为鲤鱼是

杂食动物， 宜春河塘能给它提供丰富

养料， 而翘巴是肉食动物， 秀江河不

能像洞庭湖那样给它提供那么多鱼虾，
况且， 还有同样是肉食动物的青鱼与

之竞争。 秀江翘巴游到洞庭湖也能长

成俏巴。 宜春也有宝， 没人家的大罢

了， 连宜春人自己也不识， 就像我在

岳阳汴河街吃到的俏巴鱼。 想到这有

点汗颜， 便买下了那几条翘巴回去好

好品尝。

接春

春来了， 当然要接待， 打一挂爆

竹以示热情。 为什么有接春没有接夏

接秋接冬？ 古人认为春天是最重要的

季节， 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到福

到， 春到了夏秋冬会跟脚， 是季节的

带头大哥。 古人生怕春去了不再回来，
一旦春不约而至， 就会有种发自内心

的惊喜， 当然要用钟鼓用鞭炮用唢呐

用春联来表达。 以致几千年过后， 人

们早已习惯在日历上约好见面 时 间 ，
对春天不复有惊， 但还是有喜， 表现

为一种名曰接春的行为艺术， 像过年

一般闹热。 春接到家了吗？ 臆想中都

以为 “财源滚滚随春到， 喜气洋洋伴

福来” 了， 有人不放心， 还是要用竖

鸡蛋加以确证： 鸡蛋竖起来， 春就接

到了。 此一民俗的含义大概就是， 春

来之不易啊———鸡蛋是好竖的么？ 容

易到手的东西， 往往是廉价的啊。

《南雍骊珠》小记
卞毓麟

十多年前， 笔者临近退休， 尝为上

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策划 《嫦娥书系》 和

《科学编年史》 两个新项目， 后皆纳入

“国家 ‘十一五’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本文所谈， 是为 《科学编年史》 之计算

机科学部分求教于母校南京大学徐家福

教授的一项意外收获。
徐家福先生 1924 年生于南京， 是

中央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 他长期在南

京大学任教， 是中国计算机软件的先驱。
徐先生有浓烈的国学情结， 甚至面试研

究生时也会问到古诗词。 2002 年 5 月，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等坐落于南京市的

9 所高校， 因有着共同的前身， 同时举

行百年校庆。 百年大庆之后， 年届八旬

的徐先生以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会长的

身份， 花费多年时间， 主持完成了 《中
央大学名师传略》 的编纂工作， 上溯至

1902 年初建的三江师范， 共收入 270 位

名师。 徐先生指出， 中国自古以来， 就

强调道德文章， 我们也按此要求为名师

作传。 例如陈三立、 李瑞清、 陶行知、
罗家伦、 吴有训、 茅以升， 这些学者的

道德学问都是一流的。 刘师培是民国时

期的国学大师， 二十多岁就颇负盛名，
并曾在中大执教， 但他逆历史潮流而动，
投靠袁世凯， 支持复辟帝制。 “这样的

人， 道德上站不住， 因此我们不选他。”
《名师传略》 全名 《南雍骊珠： 中

央大学名师传略》， 首卷含 108 位传主，
2004 年 12 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生于 1925 年、 就读于中央大学气象系

的著名气象学家邹进上教授有 《中央大

学名师传略参编感赋》 一首， 曰：
南雍多俊杰 校史载风流

功绩丰碑在 文光射斗牛

书名 《南雍骊珠》， “骊珠” 易懂，

“南雍” 则在此稍作解说。 “雍” 义源

自 “辟雍 ”， 亦作 “辟廱 ”、 “辟雝 ”、
“璧雍”， 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 地处

今 北 京 市 安 定 门 内 的 国 子 监 ， 是 元 、
明、 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

构 和 国 立 学 府 ， 又 称 “太 学 ” 、 “国

学”。 国子监始建于元代至元二十四年

（公元 1287 年）， 明代曾大规模修葺扩

建。 清代乾隆时又增建一组辟雍建筑，
中心建筑 “辟雍” 本殿建于乾隆四十九

年 （公元 1784 年）， 乃皇帝临雍讲学之

所， 也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 “学堂”。
明初在南京 设 立 的 国 子 监 ， 地 处 四 牌

楼， 北及鸡笼山， 南临珍珠桥， 西至进

香河， 东达小营， 覆盖今成贤街两侧东

南大学及周边地区。 明成祖北迁后， 南

京国子监称 为 南 雍 ， 与 北 京 的 北 雍 并

立。 中央大学既据故明南雍之地， 又宛

若民国时期的国子监， 是以誉中大名师

为 “南雍骊珠” 可谓绝妙。
2006 年 4 月 20 日， 笔者经昔时同

窗、 曾任南大天文学系主任的唐玉华教

授引荐， 前往徐家福老师办公室谒见师

长。 徐先生惠赐我 《南雍骊珠》 首卷一

册并亲笔题字： “毓麟贤棣正之。 徐家

福 丙戌春月”。 书中有序、 跋各一， 皆

言简意赅。 《序》 曰： “中央大学名师

云集， 本书首记名师一百零八位， 约四

十万言， 其中院士三十八位， 二十世纪

四十年代之部聘教授十二位。 罗家伦校

长乃五四先锋， 睿智高诣， 颇多建树。
吴有训校长乃物理泰斗， 道德文章有口

皆碑。 胡小石、 楼光来、 柳诒徵、 戴修

瓒、 孙本文、 陶行知、 徐悲鸿、 赵忠尧、
高济宇、 秉志、 潘菽、 竺可桢、 茅以升、
杨廷宝、 陈章、 邹秉文、 金善宝、 梁希、
戚寿南、 蔡翘等均文坛翘楚， 科技泰斗，
一代宗师， 国之瑰宝， 其他诸师亦莫不

以道德文章闻于世， 传道、 授业、 解惑，
堪称模范， 令人永世敬仰。”

《跋》 复有云： “为学必先为人，
为人要有以 天 下 为 己 任 之 志 ， 爱 国 爱

民， 诚信为本。 为学要有宏图大志， 脚

踏实地， 锲而不舍， 持之以恒， 求真求

实， 经邦济世。” “沧海桑田， 山河巨

变。 本书所记名师大都早已驾鹤西去，
但其为人为学之道犹如日之永恒， 永放

光芒。 宋人张载有言： 为天地立心， 为

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

平。 中央大学名师之精神， 永垂不朽。”
中国近代文化史有 “南雍双柱” 之

谓， 指清末和民国早年承古开今的两位

国学大师： 王瀣 （字伯沆， 1871-1944）
和柳诒徵 （字翼谋， 1880-1956）。 《南

雍骊珠》 中， 有 1946 年毕业于中央大

学文学院中 文 系 的 鲍 明 炜 教 授 撰 写 的

《国学师尊王伯沆先生》 和署名柳定生

的 《魂依夭矫六朝松———记先父柳诒徵

先生》 一文。 柳定生系柳诒徵先生之高

足与爱女 ， 1936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历

史系， 此文乃据柳诒徵先生之孙柳曾符

教授所提供之材料整理而成。
2008 年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社 “馆 藏 拂 尘 ” ， 出 版 柳 诒 徵 先 生 的

《中国文化史》 全三册， 百余万字。 卷

首冠以 “出版者的话”， 披阅之余颇感

确有深意。 其词曰： “他们， 是大家，
是名师， 通古今之学， 成一家之言， 传

播寰庐； 它们， 是经典， 是名著， 经岁

月锤炼， 尤显底蕴， 让人仰止。” “本

着弘扬经典、 传播文化的理念， 上海科

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凭据上海图书馆的资

源优势 ， 将 近 代 以 降 的 人 文 经 典 冠 以

‘馆藏拂尘’ 的名义陆续整理出版……
原汁原味地 重 新 流 播 于 读 者 的 视 野 之

内， 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也是一以贯之

的宗旨。” 《中国文化史》 “每篇分章

分段， 紧接于段落后必附引经史、 诸子

百家语 ， 以 及 现 代 中 外 学 人 的 谠 言 伟

论， 藉供读者的彻底了解”。
关于南雍 ， 不可不提始建于 1919

年的南京 大 学 北 大 楼 悬 挂 的 著 名 戏 曲

家 、 中 文 系 教 授 吴 白 匋 （1906-1992）
的一副楹联：

北楼高耸南雍， 容师生发扬中国文

明， 兼采东西长处；
黄土显留青史， 喜黎庶爱戴赤旗指

引， 分明白黑前途。
上下联分别嵌入 “北南中西东” 和

“青黄赤白黑”， 以描述百年来这座学府

的办学特色以及社会的沧桑巨变， 委实

身手非凡。
笔者当年往访徐家福先生时， 他已

82 岁 。 先生说 ， 自己眼下大约有三分

之一的时间用于编好 《南雍骊珠》， 其

余三分之二的时间还在负责一个项目，
研究国际上计算机科学的新课题。 弹指

间已是 2015 年， 徐先生身体依然硬朗，
《南雍骊珠》 三册亦早已出齐。 唐玉华

再访徐先生时， 先生除面赐她全套 《南
雍骊珠》 外， 并嘱咐转交我后两卷， 即

《南雍骊珠 ： 中央大学名 师 传 略 续 编 》
（2006 年 ， 共记名师 84 位 ） 和 《南雍

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 （2010
年， 记名师 78 位）。 《再续》 有 《序》
云： “我中大校友于今已届耄耋之年，
为出是书， 四处奔走， 搜集资料， 遍及

中外 ， 查 阅 档 案 ， 多 方 核 实 ， 句 斟 字

酌， 以善其稿。 全书虽几经审改， 然限

于水平， 史料短缺， 欠妥错讹之处， 尚

祈不吝赐正”， 寥寥七八十字， 说透了

老人们的甘苦与心声。
依然是钢笔行书： “毓麟贤棣正之，

徐家福敬赠， 甲午冬月”。 前后十年， 蒙

徐先生惠赐 《南雍骊珠》 全三卷， 实属

喜出望外。 “徐先生思维很清晰， 讲了

他目前还在做四件事。 91 岁的老人可真

不简单！” 唐玉华来信所言， 诚矣哉！


